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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规划对时间维度的考虑多侧重规划的

实施时序和发展步骤 [1]，或采用过程论的视角

强调规划的动态性和变化性，在近、远期等

不同时间尺度上加强对外部条件变化的响应，

加强不同时期规划目标的协调统筹 [2]。时间维

度的运用不只在整体上影响规划实施的进度

或变化性，对于具体规划设计，还与城市内基

于时间的资源和活动分配密切关联，进而与

宜居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等考量因素相统一。

从 1980 年代开始，部份欧洲国家（如意大利）

在社会学家、城市规划人员和政府共同推动

下，率先开展以城市时间为导向的规划实践，

关注时空压缩、准时化生产、社会加速、灵活

化、同步化等研究主题 [3]，时间成为城市治理

的新主题、新工具和新方法。而在我国，伴

随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特大城

市随着空间资源的加剧消耗面临着交通拥堵、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问题 [4]。

在限制建筑规模、控制建设用地“天花板”

等空间治理要求下，如何突破既有空间框架

的桎梏，寻求新的时间维度、新的延展方向、

新的提升动力，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国土

空间规划作为匹配“国土之所予”与“国民

之所需”的完整规划体系，需要在人、事、时、

空的条件和约束下寻求优化 [5]。为此，有必要

响应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制定实施的动态需求，

将时间城市及其规划理念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提出基于时间的规划实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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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规划中的时间性体现在规划的实施时序和动态性上，对城市内基于时间的

资源和活动分配考虑不足。发源于欧洲国家的“城市时间政策”讨论及其实践，为我

国审视城市的时间性问题，以及将时间城市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供了启示。

本文首先从时间城市与时间城市规划的概念探讨入手，提出时间价值、时间性、时间

城市规划应用路径等方法体系；进而提出国土空间规划制定与实施的时间城市规划实

践框架，并结合北京市等相关实例从 9 个方面对该框架进行诠释；最后，结合当前大

数据、未来城市、城市计算等新技术趋势，探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时间城市规划的

机遇、挑战与展望。

Abstract: The temporality in traditional planning has been reflected by the timing or dynamics 
of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with in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given to the allocation of time-
based resources and activities within the city. The discussion of “urban time policy” originated 
i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ts practices have provided inspiration for China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the temporal problems of cities and to establish a temporal path of time-based 
planning in Spatial Planning. This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concepts of temporal-city and 
temporal-city-plann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methodology system including temporal value, 
temporality and temporal city planning application. Then, it proposes a temporal city planning 
practice framework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interprets 
the framework from nine aspects by combining relevant examples such as in Beijing. Finally, 
the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temporal city planning in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r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emer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future city 
and urban computing.

关键词： 国土空间规划；时间城市；体系构建；实践模式；时空间行为

Keywords: �Spatial Planning; Time City; System Construction; Practice Pattern;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3YFC3804802），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1YFA1000304）

国土空间规划制定实施中的时间城市规划方法体系构建与
实践
Methodology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emporal City Planning in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孙道胜  张晓东  许丹丹  鞠秋雯  崔喆  王良
Sun Daosheng, Zhang Xiaodong, Xu Dandan, Ju Qiuwen, Cui Zhe, Wang Liang



67 2024 Vol.39, No.3国际城市规划

孙道胜  张晓东  许丹丹  鞠秋雯  崔喆  王良    国土空间规划制定实施中的时间城市规划方法体系构建与实践

1  时间城市与时间城市规划

1.1  城市的时间性
时间是城市发展的背景维度，也是城市的基本特征和干

预领域。社会学、地理学、规划学等领域分别从社会节律变

化 [6]、时空机会制约 [7]、空间演变干预 [8] 等角度看待城市的

“时间性”问题。时间性既强调如何从时间维度看待城市，

也包括如何结合时间来规划城市。城市中时间有两种基本概

念：一是线性时间，即实质主义的绝对时间，不依赖于任何

过程而独立存在 ；二是循环时间，其定义取决于重复事件的

相互影响，即关系主义的相对时间。两种时间概念对城市都

具有重要意义，前者是城市规划的背景，后者则关乎城市时

间结构与特征的合理性 [9]。狭义的城市时间性往往侧重关系

主义的相对时间 [3]，但建立完整城市时间性框架，应将两者

有机结合，将近远期时间、外部时间与内部时间、个体时间

与社会时间相统一。

1.2  时间城市的内涵
时间城市尚无明确定义，正如海绵城市、收缩城市、包

容城市等特定城市意象概念，从认识论到实践论的发展来看，

时间城市可以看作从城市时间性的认知到基于时间规律、响

应时间需求、面向时间对象的综合实践框架。时间城市概念

的提出，从“地”的角度，有利于响应国土空间动态耦合与

时空约束特征；从“人”的角度，则是生活方式加速演变与

技术驱动等城市性的侧面反映。时间城市的内涵建立，是在

国土空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体系下开展时间城市规划活动的

前提（图 1）。

1.3  时间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
地理学分析框架重视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复合，但在国

土空间规划框架中，以往时间只作为单向流动背景，或将其

转化为“时间占用”“时间成本”“时间享有”等分析要素作

为评价对象。不同于还原论观点或线性历史时间观，规划应

强调“时间层”的概念，如城市各类基础设施运行时间结构

层层叠加 [10]，各个时间层形成多时空过程，成为时间可规划

性的重要前提。沙伊克（Schaick）[11]、卡莫纳等（Carmona  

et al.）[12] 的相关研究提出三种结合时间的城市规划方式：一

是在时间之中的规划（planning in time），即强调规划转型阶

段等；二是结合时间的规划（planning with time），即在规划

之中将时间结构和社会进程作为规划既定条件；三是针对时

间的规划（planning of time），即针对时间结构进行直接干预。

城市是空间结构和时间安排的复合体 [13]，时间城市规划

则是与空间规划相关联的复合式规划（图 2）。这种复合关

系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解读。在发展表征层面，空间的发展

往往呈现增量的单向性和不可重塑性，而时间的发展具有多

向性、不定向性和适应性。例如：在工业化进程加快时期，

城市的时间节奏往往呈现生活服务于生产的特征；而在后工

业化阶段，城市的时间节奏趋向于日常生活化的回归。在资

源禀赋层面，空间资源是不可叠加的平面资源，城市发展会

导致空间资源减少和压力上升，时间资源则是可叠加资源，

不同“时间层”的协调统筹能够在既定的空间基底上实现优

化。例如：对时间资源的干预往往作为空间资源局限的代偿

措施。在规划理念层面，空间式的规划是一次式规划，而时

间维度的规划具有可反复调整的特性。这意味着更低的规划

图 1  作为综合实践框架的时间城市内涵

图 2  规划的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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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也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演算分析，以对时间政策的合理

性进行论证。

1.4  时间城市规划的制度化及问题
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基础，贝洛尼（Belloni）在 1980

年代在意大利都灵开展了时间预算分析的早期研究工作，以

此为基础，意大利提出了“国家时间预算分析”的命题 [14]，

并在 1990 年代开展了“国土时间规划”（Territorial Time 

Plan）实践。邦菲廖利（Bonfiglioli）于 1997 年正式提出了

“时间规划”概念，将其定义为新的学科 [15]。2000 年，意

大利颁布《图尔科法》，正式确立了时间规划政策的法定 

性 [16]，时间城市规划开始制度化。如今，欧洲的许多国家、州、

地区都已通过立法方式，对城市规划领域的时间政策进行

考虑 [17]。

意大利的城市时间政策提供了两方面启示：一是实操层

面，如何通过以时间为主题的规划措施，实现城市在时间层

面的秩序化，以及如何基于个体行为规律、社会群体需求、

城市空间使用的节律性协同，提升城市效率和社会公平性 ；

二是制度化过程层面，由于时间政策与传统空间规划的范式

差异性，需要从机制层面入手开展社会式设计。但对于我国

现实需求而言，西方国家的时间城市政策经验还存在很大局

限性。西方国家的时间政策呈现两极分化的特征——或在城

市宏观层面进行“时间主题”式的设计，或在微观设施层面

进行开放时间等具体运营的干预。当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则

更为重视分级分类、上下贯通、横向连通的全体系创新，对

于西方国家经验应采取“改造式”的借鉴。

2  国土空间规划的时间方法体系构建

2.1  国土空间规划的时间价值
国土空间规划演进是国家整体转型发展的有机部分和内

在环节，国土空间规划面临从工程技术到国土治理、由数量

目标向社会综合目标、由保障增长到重视管控的转变，愈加

强调本土理论的构建以及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知和顺应 [18]。

在注重资源集约、人地和谐发展、生活质量提升等趋势下，

以时间破解空间难题、以时间协同换取空间效益或可成为各

类空间管制措施之余的增益手段，以进一步缓解资源与公共

服务压力，提高管理收益与缩减成本损失，加强城乡统筹与

提升土地资源效率。国土空间规划的时间内在价值体现在转

变规划内在逻辑与范式，加速构建自下而上、以需求为导向、

以效用为反馈的规划理念，形成更为动态化、更具适应性的

规划方法 ；外在价值体现在加强规划价值引导，满足可持续

性、经济性、公平性、生态性等发展要求；同时，对时间价

值的认知与充分利用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新时期规划的文化

价值和技术价值，进一步丰富规划设计的精神内涵和审美意

义，以及响应时代趋势和发展机遇（图 3）。

2.2  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时间性
国土空间规划中对于时间性的纳入可以从不同侧面展

开，以形成时间性的丰富意涵，按照国土空间规划本体与时

间性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分为文本时间性、结构时间性、

效用时间性。

2.2.1  文本时间性

沙布古和马雷吉（Charbgoo & Mareggi）将时间分析划分

为两大主题：时间秩序（time orders）和秩序化时间（ordering 

time）。前者主要是指时间的节奏，如自然节奏、社会文化节

奏、空间节奏等；后者是由时间衍生出的规范化概念，包括

与规划相关的时间效率、时间均等性、时间制度化等 [9]。秩

序化时间通常采用内容分析的视角，对规划方案内容按照时

间性评价框架开展对应性评价 [9]，是一种对规划编制成果的

文本分析，用以评价规划“时间化”的程度。但借鉴西方学

者的做法，仍然可以将文本时间性作为规划时间性的一部分。

我国规划实践尽管有近、中、远期规划目标、实施行动计划等，

但是时间性的概念还处于尚未秩序化、体系化的阶段。规划

本体的时间性构建是时间城市规划走向落地的首要环节。

2.2.2  结构时间性

西方国家较早开展了截面式、持续性的时间使用调查 [19]，

以用于分析家庭结构、性别关系、工作时间、娱乐行为、消

费模式等方面的社会经济变化。随着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进

图 3  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时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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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加快，大量的规划实践将不再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

在既有空间基础上的优化提升。结合时间的分析不仅考虑

空间布局和功能，而且以时间分配与节奏作为空间效用的

耦合面，如通过优化交通出行提高时空效率、优化用地结

构平衡城市活动、多元供给丰富社会时间和文化时间提高

生活幸福感等。

在数据基础层面，我国城市交通部门围绕出行时间、出

行起止点（OD）、出行方式等定期开展出行调查，积累了

一定出行领域的时间数据，为城市整体时间节律分析奠定

了数据基础。柴彦威等自 1995 年开始在深圳、天津、大连、

北京、西宁等城市开展了城市居民全日常生活领域的行为

调查 [20]。在分析应用层面，国内学者提出了时间资源供给

与行为引导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城市时间资源与个人时

间预算相匹配的规划路径 [21]。在实践框架层面，主要是将

时间作为空间之外的非常规性干预手段进行讨论，包括强

制性的公共设施资源时间管理和引导性的个人或群体时间

利用建议 [22]。未来，还可进一步将时间结构与“城市形态”

等主题结合，即建立出行及不同类型活动的时间利用与“建

设密度、混合利用、可持续交通运输”等关联性，指导城

市空间优化 [23]。

2.2.3  效用时间性

时间性可以作为国土空间的实体基础或基本结构，也可

以抽象化为功能与价值，即“效用化”时间性，进而应用于

以时间为导向的规划决策，或基于时间的规划实施评估反馈。

当前，我国已建立“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常态化体检

评估机制。在微观个体层面，为更具象地刻画城市体征，已

有学者提出城市体检中的“时间分配指数”概念，以考察居

民休闲活动、工作活动、家庭活动等时间特征 [24]。未来，基

于时间性分析的体检评估可以更好响应“全龄友好”城市、

“七有五性”①等城市治理诉求。在宏观整体层面，土地收

储供应、功能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城市时间结构

整体变化，可以作为规划实施成效的反馈。

2.3  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时间城市规划应用路径
在西方相关学者提出的时间性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以新

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的价值引导为驱动力，以当前国土空间治

理的现实需求为实践要点，建立“现象分析—规律认知—评

估反馈”的闭环实践逻辑，形成国土空间规划中时间城市规

划方法的“路径序列”。其中，基于关系主义时间性的规划

应用路径是主体部分，以时间结构、时间效用转换支撑形成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时间模式；基于实质主义时间性的规

划应用路径则是该框架的外围支撑，形成国土空间规划整体

时间过程，并与主体部分交互（图 4）。

2.4  国土空间规划中时间城市规划实践框架
国土空间规划中时间价值、时间性和时间方法构建，应

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基本逻辑，形成上下能传导、全域能统筹、

领域相衔接、内外相一致的实践框架。在我国国土空间规划

“五级三类四体系”基本框架中，编制审批体系是基础，实

施监督体系是目的，二者在时间上是顺位关系，构成国土空

间规划的主体业务。编制审批体系往往有着较为明确的事权

① “七有”是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五性”是指北京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便利性、宜居性、多样性、公正性、安全性”。

图 4  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时间城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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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门指向，能够按照规划层级进行清晰划分 ；实施监督体

系往往不仅关乎单一规划的内部运行，而是多个规划、多个

过程、多重目标的综合实践。时间城市理念在规划制定环节

应服务于各层级规划制定的内容和要素；在规划实施环节应

侧重于多尺度、多领域、多议题目标支撑、路径引导（图 5）。

3  国土空间规划制定与实施的时间城市规划典型
实践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治理过程更为注重动态性与综合目

标的推进，时间城市理念可以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北京在规

划制定和规划实施中，针对区域宏观、城市中观、行为微观

等不同尺度，引入了时间城市理念和方法，展开的实践探索

具体如下。

3.1  时间城市规划制定实践
（1）城市总体规划制定中的时间城市实践——空间发展

与人口规模模拟

总体规划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修复和各类

建设的总体纲领，既要统筹“三区三线”以及人、地、房各类

要素的规模与分布，还应在时间序列上统筹规划内容，以实

现“安排”与“预期”之间的吻合。时间序列分析可以实现

对于历史的积累，也能够形成面向未来的指引。龙瀛等构建

了北京城乡空间发展模型（Beijing Urban Development Model），

识别不同历史阶段的城市增长机制，用于分析和模拟北京都

市区的城市增长，并对城市开发边界等空间格局的确立提供

参照 [25]。而通过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和长短时记忆网络（LSTM: 

Long Short-term Memory）方法的微时空粒度人口分布预测，可

以准确构建城市活动模式，以更好地模拟城市人口空间分布， 

对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提供近、远期指引（图 6）。

（2）详细规划制定中的时间城市实践——公共服务设施

优化

详细规划提出土地用途、开发建设强度、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管控要求。其中，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逐步

从刚性配给向弹性规划过渡，而时空间行为研究从个体出发，

有利于解读行为背后的时空制约机制和居民实际需求，分析

设施与居民需求之间的时空间匹配关系 [26]。时间性影响下的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优化主要考虑时间可达性和时空匹配。

首先是时间可达性。可达性是从功能角度对城市结构和

发展进程的透视，是描述“机会潜力”的关键概念 [27]。以往

研究与规划实践倾向于从静态空间视角来理解可达性，如考

量服务距离或出行成本，但空间可达性的概念本质上与时间

机会密切相关 [28]。引入时间可达性的概念有利于构建时空压

缩的城市生活圈体系。

其次是时空匹配。意大利等国家通过优化设施开放时

间和协调居民活动安排，提升了设施利用效率 [22]。对于具

备强时间属性、特定使用时长要求的设施，有必要同时关

注空间与时间的匹配关系。以北京市石景山区为例，通过

构建基于时空间行为的体育设施时空供应与体育活动时空

需求指标，发现由于时空错位造成的隐形供给缺口，进而

提出通过开放学校等内部体育设施、延时开放现状体育设

施等措施，弥补体育设施时空短板，形成分时间、分空间、

分项目层面的供需匹配方案，推动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空

间时间化”（图 7）。

图 6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和 LSTM方法的微时空粒度人口分布预测方
法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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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时间城市规划实践整体框架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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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北京石景山区各时段体育设施时空供需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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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项规划制定中的时间城市实践——交通规划

交通规划具有鲜明的时间属性。规划者通过不同时间尺

度分解空间的多重功能属性，了解功能聚集带来的需求偏差。

例如，基于公共交通刷卡数据（源自“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

检票系统”[AFC: 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System]）分析北

京市一周内日客流网络的组团间的联系变化发现，与工作日

相比，非工作日受休闲娱乐需求影响，更易出现外围居住区

与中心功能区（大型商圈）的交互，这种规律具有多个时间

周期。时间城市视角下交通规划措施主要围绕时间弹性展开：

短期弹性以基础设施组织、系统运营与政府政策方面的临时

性策略打破空间制约 ；基础设施弹性从供给视角出发，对道

路资源进行可用性提升 [29-30] ；系统弹性运营从全局或区域优

化角度出发，实现资源利用的动态规划，把路线和实时交通

状态作为随时间变化的随机变量，兼顾个体时间成本的同时

达到系统较优状态。

3.2  时间城市规划实施实践
（1）区域协同中的时间城市实践——通勤圈分析

同城化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表征，目前已有学者开展

区城际间人口流动在时间维度上的流动特征和流动强度分

析 [31]。通勤圈是研究人口流动的重要空间尺度。以北京通

图 8  基于网络社团分析的首都通勤圈人口流动要素流动时间变化特性

2019 2020 20212018

勤圈为例，基于时间变化视角的人口通勤网络分析发现，

区域内形成的跨境通勤廊道形态随时间变化出现此消彼长

的特征。近年来，“通州—北三县”等通勤圈廊道持续增强，

“亦庄—天津”等通勤圈廊道则相对弱化（图 8）。这一结

论为在通勤圈尺度上优化区域间交通连接，以及实现商业、

办公、住宅和休闲功能有序组合和交替使用等措施提供了

重要支撑。

（2）城乡统筹中的时间城市实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提升

增进城乡之间的均等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主题。近年来，

学界对城乡二元差异的研究重心逐渐从物质经济层面转向生

活质量层面。生活方式是一种结合了自身条件（动机、喜好）

和环境条件（时间、场景、活动）形成的生产、居住、社交、

消费、休闲娱乐模式和观念意识 [32-33]。时间使用模式与生活

方式密切相关，反映了个人在空间环境中的优先偏好、价值

观和社会经济状况。对农村居民生活时间模式的分析，有利

于在促进城乡建设空间利用、增强非建设空间对生产生活的

服务功能以及制定村庄规划等方面提供有益参考。在规划应

用层面，以时间为主题的各类城市规划实践可以在乡村地区

开展移植性应用；交通规划可以增进城乡之间的有效时空联

系，缩短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此外，乡村地区有着较为特

定的活动构成或规划议题，如耕地保护利用、生态保护修复

等，而这些活动的季节时间周期具有刚性特征，需要与其他

领域的生产、生活活动进行时空避让或统筹。

（3）国土空间设计中的时间城市实践——城市色彩分析

国土空间设计是国土空间规划中营造空间环境、空间场

所的理念与方法。林奇（Lynch）提出，时间是场所质量的

要素，强调时间所带来的城市意象及其对个人感受的影响 [34]。

文德利希（Wunderlich）认为“场所—时间性”即人们在城

市空间中感知和参与的具备美学效用的时间韵律 [35]。目前，

我国设计方法更多从静态视觉分析的角度展开。引入时间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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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有利于构建更为动态和富于变化的城市空间，增强场所

的功能适应性，加强空间的流动性，以及增进空间交互使用。

以北京城市色彩设计为例，色彩系统本身受到气候、材质、

光照、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 [36]，在规划实践中，不同

时间（季节、一日光照变化等）的城市色彩呈现出差异化的

采集、感知和评估特征 [37]。

（4）城市更新中的时间城市实践——小微空间改造与临

时城市主义引入

《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策指引（2023 版）》提出，

要将城市更新要求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时间城市的理

念支持城市更新工作，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方法创新。

一是基于微观行为时间规律的空间改造。行为大数据对

于宏观城市区位的分析已有大量基础，但在微观尺度上，还

应探讨如何分析时空间行为规律与建成环境间的匹配状况，

进而在城市更新策略中提出适应性改造措施。例如：在北京

东四街区保护更新中，通过图像识别地铁站周边行人的不同

活动类型，以及计算“驻留”的时间累计量，来分析人群对

空间使用的重点区域，并提出休憩等各类设施的配套建议。

二是“临时城市主义”（Temporary Urbanism）理念的引

入。欧洲国家为解决低效用地和空置空间的问题，通过项目

建设周期的持续调整，克服去工业化、再本地化等过程占用

较长时间尺度的问题，形成低成本、快速、可定制的解决方

案 [38]。近年来，低效用地的再开发成为城市更新领域的重点。

低效用地问题的突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弹性的再利用

机制。目前我国关于“临时用地”的探讨，主要涉及非建设

用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转换，而较少涉及建成区内部的“临

时功能”。引入临时城市主义的概念，有利于在时间维度上

见缝插针地开展低效用地的盘活和再利用，提升用地效能。

（5）公众参与中的时间城市实践——制度性设计

西方大量的时间城市实践必须以公众参与为前提。从其

经验来看，需要建立地方利益相关者网络，也需要建立专业

的技术机构 [13]，这种制度性设计是时间政策变为行动框架的

关键。当前，我国对于公众参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机制设计较

为笼统。西方国家时间政策的制度化过程，对于完善我国规

划治理中公众参与制度具有借鉴意义。此外，未来大量基于

时间性的规划实践必然会涉及居民、企业等多方主体的介入，

而时间公平性可以作为开展多方主体利益博弈的有力工具。

（6）行为引导中的时间城市实践——人口流动调控

行为规划是一种较为激进的时间城市规划策略，通过改

变外部环境和个体选择机会的“被动式”干预，以及提供充

分信息的“主动式”干预，引导个体时空行为合理化 [22]。传

统意义上的行为引导往往通过信息通信技术（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设备对个人出行与活动形成

咨询建议，往往局限于个人生活领域。巴黎大众运输公司

（RATP: Régie autonome des transports parisiens）在沙特莱 - 勒

阿尔（Châtelet-les-Halles）街区开展的分析报告中指出，从居

民与企业的私人领域，到城市空间领域，再到国家服务领域，

可以协同建立多层次时空导航系统 [19]。而不同层次行为引导

策略可在日常生活、城市功能演变等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发挥

作用。当前，特大城市的存量发展往往涉及人口流动性的调控，

如何通过有序的时空措施，高质量引导人口合理流动将成为

重要命题。

3.3  实践总结
在时间性价值层面，国土空间规划中引入时间城市规划，

是为了更好地响应生态文明思想下的高质量发展转型要求，

如在京津冀协同的可持续性要求与北京地方规划适应性相统

一上体现。在时间城市方法层面，实质主义时间方法主要体

现在体检评估机制中；关系主义时间方法既包含了以时间结

构为本底的长、短期序列、结构分析，也包含以时间效用为

指向的时间资源度量、时间节律性设计等。在实践框架层面，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的初期阶段，时间城市规划在各级

各类规划制定、综合实施中发挥重点式的支撑，形成了多样

的实践模式。

由于时间城市规划可以作为整体性的规划策略，对于多

尺度、多层级的规划，可以通过目标一致性、各级制定与实

施时序关系的统筹，实现有序传导和衔接。此外，时间城市

规划既体现出专项规划的属性，同时也可作为总体规划、详

细规划中的创新方向。

4  机遇与展望

从时间城市规划实践可以看出，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时间

城市规划不仅是体系性、理念性创新，而且必须以技术性创

新为前提，以技术驱动下的时空观转变推动实践层面的转变，

形成治理精细、决策精准、面向未来的技术支撑路径。

4.1  技术驱动下的新机遇
（1）大数据与城市时间的精细化

大数据不仅可提升分析粒度，也可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

性，使得以时间为导向的规划方法更具可操作性。例如：传

统的时间地理学模型“时空棱柱模型”往往难以考虑到交通

网络中出行时间的随机性，如天气的影响 [39]。但是基于大量

出行数据的积累和规律识别，当前各类基于位置服务的个人

智能终端应用已经能够根据不同的路况和外部条件，对出行

时间变化性进行较为精准的预测。大数据源还可用于识别有

时间敏感性的地点信息，作为消除时间障碍的规划对象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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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来城市的时间观

时间政策的起源早于 ICT 技术盛行之前，但当前将信息

与传播技术纳入时间城市规划实践框架中具有重要意义。一

方面，在城市整体尺度上开展城市时间规划，需要以城市宏

观技术网络为依托 [19] ；另一方面，围绕新技术、城市空间与

规划响应的互动性，已有大量关于未来城市的讨论 [40]，如

新技术突破传统职住空间分离的限制，线上零工经济（gig 

economy）使得远距离甚至跨时区雇佣关系更为普遍 [41]。未

来城市生活结构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个人时间需求敏感性

也可能面临进一步提高。

（3）城市计算下的时间城市规划决策

算法与算力的支撑，是时间城市规划得以实现的前提。

在距离维度外加入时间维度，增加了数学建模的难度。城市

网络模型、路径规划算法和流量预测是实现时间城市规划决

策的重点。以交通规划为例，规划控制作为关键模块，其基

于实时感知信息并规划生成满足特定约束条件的路径轨迹，

在动态决策尤其全域搜索过程中涉及大量计算需求。而基于

城市计算的理念，在算法与算力的支持下，有可能突破时间

城市规划中的技术性难题。

4.2  问题和展望
回顾研究和实践历程，城市时间性从理论概念、研究分

析到应用实践层面始终存在着“断层”。原因之一是，在城

市时间性的价值导向方面，一部分基于“时间主义”的规划

理念曾被认为是带有一定新自由主义特征的“去行政化”规

划，这与我国基层治理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不能以“拿来主

义”的方式直接套用，而应结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宏观命题，将时间规划的探索性经验进行本地化

构建。原因之二是，目前关于时间“可规划性”的讨论尚在

进行时，还缺乏大量的验证反馈：一方面，时间结构具有高

度动态性和可塑性 ；但另一方面，是否能够通过规划的干预

控制手段，让城市时间结构趋于长期稳态，仍值得深入讨论，

而这是关乎“时间是否值得规划”的核心问题。

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十年来相关学者和规划人员通过自

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大量关于时间性的

实践探讨。此外，随着外部技术条件的迅速发展，使得原有

理论模型具备了走向现实应用的可行性。城市是一个不断发

展变化的有机体，其时间性不仅体现在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

上，也在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和方向性。在当前我国国土空

间规划深度转型的机遇下，时间城市规划可以找到生长壮大

的基石。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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